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浪荡子情遗九龙佩 

 

【蒙回前总批：此一回紧接贾敬灵柩进城，原当铺叙宁府丧仪之盛，然上回

秦氏病故凤姐理丧已描写殆尽，若仍极力写去，不过加倍热闹而已，故书中

于迎灵送殡极忙乱处却只闲闲数笔带过。忽插入钗玉评诗、琏尤赠佩一段闲

雅文字来，正所谓“急脉缓受”也。】 

  【题曰：深闺有奇女，绝世空珠翠。情痴苦累多，未习颜憔悴。哀哉千

秋魂，薄命无二致。 当松 间人，好丑非其类。】 

 

  话说贾蓉见家中诸事已妥，连忙赶至寺中，回明贾珍。于是连夜分派各

项执事人役，并预备一切应用幡杠等物。择于初四日卯时请灵柩进城，一面

使人知会诸位亲友。是日，丧仪昆耀，宾客如云，自铁槛寺至宁府，夹路看

的何止数万人。内中有嗟叹的，也有羡慕的，又有一等半瓶醋的读书人，说

是“丧礼与其奢易莫若俭戚” 的，一路纷纷议论不一。至未申时方到，将灵

柩停放在正堂之内。供奠举哀已毕，亲友渐次散回，只剩族中人分理迎宾送

客等事。近亲只有邢大舅相伴未去。贾珍贾蓉此时为礼法所拘，不免在灵旁

藉草枕块，恨苦居丧。人散后，仍乘空寻他小姨子们厮混。宝玉亦每日在宁

府穿孝，至晚人散，方回园里。凤姐身体未愈，虽不能时常在此，或遇开坛

诵经亲友上祭之日，亦扎挣过来，相帮尤氏料理。 

  一日，供毕早饭，因此时天气尚长，贾珍等连日劳倦，不免在灵旁假

寐。宝玉见无客至，遂欲回家看视黛玉，因先回至怡红院中。进入门来，只

见院中寂静无人，有几个老婆子与小丫头们在回廊下取便乘凉，也有睡卧

的，也有坐着打盹的。宝玉也不去惊动。只有四儿看见，连忙上前来打帘

子。将掀起时，只见芳官自内带笑跑出，几乎与宝玉撞个满怀。一见宝玉，

方含笑站住，说道：“你怎么来了？你快与我拦住晴雯，他要打我呢。”一

语未了，只听得屋内嘻溜哗喇的乱响，不知是何物撒了一地。随后晴雯赶来



骂道：“我看你这小蹄子往那里去，输了不叫打。宝玉不在家，我看你有谁

来救你。”宝玉连忙带笑拦住，说道：“你妹子小，不知怎么得罪了你，看

我的分上，饶他罢。”晴雯也不想宝玉此时回来，乍一见，不觉好笑，遂笑

说道：“芳官竟是个狐狸精变的，竟是会拘神遣将的符咒也没有这样快。”

又笑道：“就是你真请了神来，我也不怕。”遂夺手仍要捉拿芳官。芳官早

已藏在宝玉身后。宝玉遂一手拉了晴雯，一手携了芳官，进入屋内。看时，

只见西边炕上麝月、秋纹、碧痕、紫绡等正在那里抓子儿赢瓜子儿呢。却是

芳官输与晴雯，芳官不肯叫打，跑了出去。晴雯因赶芳官，将怀内的子儿撒

了一地。宝玉欢喜道：“如此长天，我不在家，正恐你们寂寞，吃了饭睡觉

睡出病来，大家寻件事顽笑消遣甚好。”因不见袭人，又问道：“你袭人姐

姐呢？”晴雯道：“袭人么，越发道学了，独自个在屋里面壁呢。这好一会

我没进去，不知作什么呢，一些声气也听不见。你快瞧瞧去罢，或者此时参

悟了，也未可定。” 

  宝玉听说，一面笑，一面走至里间。只见袭人坐在近窗床上，手中拿着

一根灰色绦子，正在那里打结子呢。见宝玉进来，连忙站起来，笑道：“晴

雯这东西编派我什么呢。我因要赶着打完了这结子，没工夫和他们瞎闹，因

哄他们道：‘你们顽去罢，趁著二爷不在家，我要在这里静坐一坐，养一养

神。’他就编派了我这些混话，什么‘面壁了’‘参禅了’的，等一会我不

撕他那嘴。”宝玉笑着挨近袭人坐下，瞧他打结子，问道：“这么长天，你

也该歇息歇息，或和他们顽笑，要不，瞧瞧林妹妹去也好。怪热的，打这个

那里使？”袭人道：“我见你带的扇套还是那年东府里蓉大奶奶的事情上作

的。那个青东西除族中或亲友家夏天有丧事方带得着，一年遇著带一两遭，

平常又不犯做。如今那府里有事，这是要过去天天带的，所以我赶着另作一

个。等打完了结子，给你换下那旧的来。你虽然不讲究这个，若叫老太太回

来看见，又该说我们躲懒，连你的穿带之物都不经心了。”宝玉笑道：“这

真难为你想的到。只是也不可过于赶，热著了倒是大事。”说著，芳官早托



了一杯凉水内新湃的茶来。因宝玉素昔秉赋柔脆，虽暑月不敢用冰，只以新

汲井水将茶连壶浸在盆内，不时更换，取其凉意而已。宝玉就芳官手内吃了

半盏，遂向袭人道： “我来时已吩咐了茗烟，若珍大哥那边有要紧的客来

时，叫他即刻送信；若无要紧的事，我就不过去了。” 说毕，遂出了房门，

又回头向碧痕等道：“如有事往林姑娘处来找我。”于是一径往潇湘馆来看

黛玉。 

  将过了沁芳桥，只见雪雁领着两个老婆子，手中都拿着菱藕瓜果之类。

宝玉忙问雪雁道：“你们姑娘从来不吃这些凉东西的，拿这些瓜果何用？不

是要请那位姑娘奶奶么？”雪雁笑道：“我告诉你，可不许你对姑娘说

去。”宝玉点头应允。雪雁便命两个婆子：“先将瓜果送去交与紫鹃姐姐。

他要问我，你就说我做什么呢，就来。”那婆子答应着去了。雪雁方说道：

“我们姑娘这两日方觉身上好些了。今日饭后，三姑娘来会著要瞧二奶奶

去，姑娘也没去。又不知想起了什么来，自己伤感了一回，提笔写了好些，

不知是诗是词。叫我传瓜果去时，又听叫紫鹃将屋内摆着的小琴桌上的陈设

搬下来，将桌子挪在外间当地，又叫将那龙文鼒【蒙双行夹批：子之切，小

鼎也。】放在桌上，等瓜果来时听用。若说是请人呢，不犯先忙着把个炉摆

出来。若说点香呢，我们姑娘素日屋内除摆新鲜花果木瓜之类，又不大喜熏

衣服；就是点香，亦当点在常坐卧之处。难道是老婆子们把屋子熏臭了要拿

香熏熏不成。究竟连我也不知何故。”说毕，便连忙的去了。 

  宝玉这里不由的低头心内细想道：“据雪雁说来，必有原故。若是同那

一位姊妹们闲坐，亦不必如此先设馔具。或者是姑爹姑妈的忌辰，但我记得

每年到此日期老太太都吩咐另外整理肴馔送去与林妹妹私祭，此时已过。大

约必是七月因为瓜果之节，家家都上秋祭的坟，林妹妹有感于心，所以在私

室自己奠祭，取《礼记》 ‘春秋荐其时食’之意，也未可定。但我此刻走

去，见他伤感，必极力劝解，，又怕他烦恼郁结于心；若不去，又恐他过于

伤感，无人劝止。两件皆足致疾。莫若先到凤姐姐处一看，在彼稍坐即回。



如若见林妹妹伤感，再设法开解，既不至使其过悲，哀痛稍申，亦不至抑郁

致病。”想毕，遂出了园门，一径到凤姐处来。 

  正有许多执事婆子们回事毕，纷纷散出。凤姐儿正倚著门和平儿说话

呢。一见了宝玉，笑道：“你回来了么。我才吩咐了林之孝家的。叫他使人

告诉跟你的小厮，若没什么事趁便请你回来歇息歇息。再者那里人多，你那

里禁得住那些气味。不想恰好你倒来了。”宝玉笑道：“多谢姐姐记挂。我

也因今日没事，又见姐姐这两日没往那府里去，不知身上可大愈否，所以回

来看视看视。”凤姐道：“左右也不过是这样，三日好两日不好的。老太

太、太太不在家，这些大娘们，嗳，那一个是安分的，每日不是打架，就拌

嘴，连赌博偷盗的事情，都闹出来了两三件了。虽说有三姑娘帮着办理，他

又是个没出阁的姑娘。也有叫他知道得的，也有往他说不得的事，也只好强

扎挣着罢了。总不得心静一会儿。别说想病好，求其不添，也就罢了。”宝

玉道：“虽如此说，姐姐还要保重身体，少操些心才是。”说毕，又说了些

闲话，别了凤姐，一直往园中走来。 

  进了潇湘馆院门看时，只见炉袅残烟，奠馀玉醴。紫鹃正看着人往里搬

桌子，收陈设呢。宝玉便知已经祭完了，走入屋内，只见黛玉面向里歪著，

病体恹恹，大有不胜之态。紫鹃连忙说道：“宝二爷来了。”黛玉方慢慢的

起来，含笑让坐。宝玉道：“妹妹这两天可大好些了？气色倒觉静些，只是

为何又伤心了？”黛玉道：“可是你没的说了，好好的我多早晚又伤心

了？”宝玉笑道：“妹妹脸上现有泪痕，如何还哄我呢。只是我想妹妹素日

本来多病，凡事当各自宽解，不可过作无益之悲。若作践坏了身子，使

我……”说到这里，觉得以下的话有些难说，连忙咽住。只因他虽说和黛玉

一处长大，情投意合，又愿同生死，却只是心中领会，从来未曾当面说出。

况兼黛玉心多，每每说话造次，得罪了他。今日原为的是来劝解，不想把话

又说造次了，接不下去，心中一急，又怕黛玉恼他。又想一想自己的心实在

的是为好，因而转急为悲，早已滚下泪来。黛玉起先原恼宝玉说话不论轻



重，如今见此光景，心有所感，本来素昔爱哭，此时亦不免无言对泣。 

  却说紫鹃端了茶来，打谅二人又为何事角口，因说道：“姑娘才身上好

些，宝二爷又来怄气了，到底是怎么样？”宝玉一面拭泪笑道：“谁敢怄妹

妹了。”一面搭讪著起来闲步。只见砚台底下微露一纸角，不禁伸手拿起。

黛玉忙要起身来夺，已被宝玉揣在怀内，笑央道：“好妹妹，赏我看看

罢。”黛玉道：“不管什么，来了就混翻。”一语未了，只见宝钗走来，笑

道：“宝兄弟要看什么？”宝玉因未见上面是何言词，又不知黛玉心中如

何，未敢造次回答，却望着黛玉笑。黛玉一面让宝钗坐，一面笑说道：“我

曾见古史中有才色的女子，终身遭际令人可欣可羡可悲可叹者甚多。今日饭

后无事，因欲择出数人，胡乱凑几首诗以寄感慨，可巧探丫头来会我瞧凤姐

姐去，我也身上懒懒的没同他去。才将做了五首，一时困倦起来，撂在那

里，不想二爷来了就瞧见了，其实给他看也倒没有什么，但只我嫌他是不是

的写给人看去。”宝玉忙道：“我多早晚给人看来呢。昨日那把扇子，原是

我爱那几首白海棠的诗，所以我自己用小楷写了，不过为的是在手中看着便

易。我岂不知闺阁中诗词字迹是轻易往外传诵不得的。自从你说了，我总没

拿出园子去。”宝钗道：“林妹妹这虑的也是。你既写在扇子上，偶然忘记

了，拿在书房里去被相公们看见了，岂有不问是谁做的呢。倘或传扬开了，

反为不美。自古道‘女子无才便是德’，总以贞静为主，女工还是第二件。

其馀诗词，不过是闺中游戏，原可以会可以不会。咱们这样人家的姑娘，倒

不要这些才华的名誉。” 因又笑向黛玉道：“拿出来给我看看无妨，只不叫

宝兄弟拿出去就是了。” 黛玉笑道：“既如此说，连你也可以不必看了。”

又指著宝玉笑道：“他早已抢了去了。”宝玉听了，方自怀内取出，凑至宝

钗身旁，一同细看。只见写道： 

 

    西施 

  一代倾城逐浪花，吴宫空自忆儿家。 



  效颦莫笑东村女，头白溪边尚浣纱。 

 

    虞姬 

  肠断乌骓夜啸风，虞兮幽恨对重瞳。 

  黥彭甘受他年醢，饮剑何如楚帐中。 

 

    明妃 

  绝艳惊人出汉宫，红颜命薄古今同。 

  君王纵使轻颜色，予夺权何畀画工？ 

 

    绿珠 

  瓦砾明珠一例抛，何曾石尉重娇娆。 

  都缘顽福前生造，更有同归慰寂寥。 

 

    红拂 

  长揖雄谈态自殊，美人巨眼识穷途。 

  尸居馀气杨公幕，岂得羁縻女丈夫。 

 

  宝玉看了，赞不绝口，又说道：“妹妹这诗恰好只做了五首，何不就命

曰《五美吟》。”于是不容分说，便提笔写在后面。【蒙双行夹批：《五美

吟》与后《十独吟》对照。】宝钗亦说道：“做诗不论何题，只要善翻古人

之意。若要随人脚踪走去，纵使字句精工，已落第二义，究竟算不得好诗，

即如前人所咏昭君之诗甚多，有悲挽昭君的，有怨恨延寿的，又有讥汉帝不

能使画工图貌贤臣而画美人的。纷纷不一。后来王荆公复有‘意态由来画不

成，当时枉杀毛延寿’；永叔有‘耳目所见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二

诗俱能各出己见，不与人同。今日林妹妹这五首诗，亦可谓命意新奇，别开



生面了。” 

  仍欲往下说时，只见有人回道：“琏二爷回来了。适才外间传说，往东

府里去了好一会了，想必就回来的。”宝玉听了，连忙起身，迎至大门以内

等待。恰好贾琏自外下马进来。于是宝玉先迎著贾琏跪下，口中给贾母王夫

人等请了安，又给贾琏请了安。二人携手走了进来。只见李纨、凤姐、宝

钗、黛玉、迎、探、惜等早在中堂等候，一一相见已毕。因听贾琏说道：

“老太太明日一早到家，一路身体甚好。今日先打发了我来回家看视，明日

五更，仍要出城迎接。”说毕，众人又问了些路途的景况。因贾琏是远归，

遂大家别过，让贾琏回房歇息。一宿晚景，不必细述。 

  至次日饭时前后，果见贾母王夫人等到来。众人接见已毕，略坐了一

坐，吃了一杯茶，便领了王夫人等人过宁府中来。只听见里面哭声震天，却

是贾赦贾琏送贾母到家即过这边来了。当下贾母进入里面，早有贾赦贾琏率

领族中人哭着迎了出来。他父子一边一个挽了贾母，走至灵前，又有贾珍贾

蓉跪着扑入贾母怀中痛哭。贾母暮年人，见此光景，亦搂了珍蓉等痛哭不

已。贾赦贾琏在旁苦劝，方略略止住。又转至灵右，见了尤氏婆媳，不免又

相持大痛一场。哭毕，众人方上前一一请安问好。贾珍因贾母才回家来，未

得歇息，坐在此间，看着未免要伤心，遂再三求贾母回家；王夫人等亦再三

相劝。贾母不得已，方回来了。果然年迈的人禁不住风霜伤感，至夜间便觉

头闷目酸，鼻塞声重。连忙请了医生来诊脉下药，足足的忙乱了半夜一日。

幸而发散的快，未曾传经，至三更天，些须发了点汗，脉静身凉，大家方放

了心。至次日仍服药调理。 

  又过了数日，乃贾敬送殡之期，贾母犹未大愈，遂留宝玉在家侍奉。凤

姐因未曾甚好，亦未去。其馀贾赦、贾琏、邢夫人、王夫人等率领家人仆

妇，都送至铁槛寺，至晚方回。贾珍尤氏并贾蓉仍在寺中守灵，等过百日

后，方扶柩回籍。家中仍托尤老娘并二姐三姐照管。 

  却说贾琏素日既闻尤氏姐妹之名，恨无缘得见。近因贾敬停灵在家，每



日与二姐三姐相认已熟，不禁了垂涎之意。况知与贾珍贾蓉等素有聚麀之

诮，因而乘机百般撩拨，眉目传情。那三姐却只是淡淡相对，只有二姐也十

分有意。但只是眼目众多，无从下手。贾琏又怕贾珍吃醋，不敢轻动，只好

二人心领神会而已。此时出殡以后，贾珍家下人少，除尤老娘带领二姐三姐

并几个粗使的丫鬟老婆子在正室居住外，其馀婢妾，都随在寺中。外面仆

妇，不过晚间巡更，日间看守门户。白日无事，亦不进里面去。所以贾琏便

欲趁此下手。遂托相伴贾珍为名，亦在寺中住宿，又时常借着替贾珍料理家

务，不时至宁府中来勾搭二姐。 

  一日，有小管家俞禄来回贾珍道：“前者所用棚杠孝布并请杠人青衣，

共使银一千一百十两，除给银五百两外，仍欠六百零十两。昨日两外买卖人

俱来催讨，小的特来讨爷的示下。”贾珍道：“你且向库上领去就是了，这

又何必来回我。”俞禄道：“昨日已曾上库上去领，但只是老爷宾天以后，

各处支领甚多，所剩还要预备百日道场及庙中用度，此时竟不能发给。所以

小的今日特来回爷，或者爷内库里暂且发给，或者挪借何项，吩咐了小的好

办。”贾珍笑道：“你还当是先呢，有银子放著不使。你无论那里借了给他

罢。”俞禄笑回道：“若说一二百，小的还可以挪借；这五六百，小的一时

那里办得来。”贾珍想了一回，向贾蓉道：“你问你娘去，昨日出殡以后，

有江南甄家送来打祭银五百两，未曾交到库上去，你先要了来，给他去

罢。”贾蓉答应了，连忙过这边来回了尤氏，复转来回他父亲道：“昨日那

项银子已使了二百两，下剩的三百两令人送至家中交与老娘收了。”贾珍

道：“既然如此，你就带了他去，向你老娘要了出来交给他。再也瞧瞧家中

有事无事，问你两个姨娘好。下剩的俞禄先借了添上罢。” 

  贾蓉与俞禄答应了，方欲退出，只见贾琏走了进来。俞禄忙上前请了

安。贾琏便问何事，贾珍一一告诉了。贾琏心中想道：“趁此机会正可至宁

府寻二姐。”一面遂说道：“这有多大事，何必向人借去。昨日我方得了一

项银子还没有使呢，莫若给他添上，岂不省事。”贾珍道：“如此甚好。你



就吩咐了蓉儿，一并令他取去。”贾琏忙道：“这必得我亲身取去。再我这

几日没回家了，还要给老太太、老爷、太太们请请安去。到大哥那边查查家

人们有无生事，再也给亲家太太请请安。”贾珍笑道：“只是又劳动你，我

心里倒不安。”贾琏也笑道：“自家兄弟，这有何妨呢。”贾珍又吩咐贾蓉

道：“你跟了你叔叔去，也到那边给老太太、老爷、太太们请安，说我和你

娘都请安，打听打听老太太身上可大安了？还服药呢没有？”贾蓉一一答应

了，跟随贾琏出来，带了几个小厮，骑上马一同进城。 

  在路叔侄闲话。贾琏有心，便提到尤二姐，因夸说如何标致，如何做人

好，举止大方，言语温柔，无一处不令人可敬可爱， “人人都说你婶子好，

据我看那里及你二姨一零儿呢。”贾蓉揣知其意，便笑道：“叔叔既这么爱

他，我给叔叔作媒，说了做二房，何如？”贾琏笑道：“你这是顽话还是正

经话？”贾蓉道：“我说的是当真的话。”贾琏又笑道：“敢自好呢。只是

怕你婶子不依，再也怕你老娘不愿意。况且我听见说你二姨儿已有了人家

了。” 贾蓉道：“这都无妨。我二姨儿三姨儿都不是我老爷养的，原是我老

娘带了来的。听见说，我老娘在那一家时，就把我二姨儿许给皇粮庄头张

家，指腹为婚。后来张家遭了官司败落了，我老娘又自那家嫁了出来，如今

这十数年，两家音信不通。我老娘时常报怨，要与他家退婚，我父亲也要将

二姨转聘。只等有了好人家，不过令人找著张家，给他十几两银子，写上一

张退婚的字儿。想张家穷极了的人，见了银子，有什么不依的。再他也知道

咱们这样的人家，也不怕他不依。又是叔叔这样人说了做二房，我管保我老

娘和我父亲都愿意。倒只是婶子那里却难。”贾琏听到这里，心花都开了，

那里还有什么话说，只是一味呆笑而已。贾蓉又想了一想，笑道：“叔叔若

有胆量，依我的主意管保无妨，不过多花上几个钱。”贾琏忙道：“有何主

意，快些说来，我没有不依的。”贾蓉道：“叔叔回家，一点声色也别露，

等我回明了我父亲，向我老娘说妥，然后在咱们府后方近左右买上一所房子

及应用家伙，再拨两窝子家人过去伏侍。择了日子，人不知鬼不觉娶了过



去，嘱咐家人不许走漏风声。婶子在里面住着，深宅大院，那里就得知道

了。叔叔两下里住着，过个一年半载，即或闹出来，不过挨上老爷一顿骂。

叔叔只说婶子总不生育，原是为子嗣起见，所以私自在外面作成此事。就是

婶子，见生米做成熟饭，也只得罢了。再求一求老太太，没有不完的事。”

自古道“欲令智昏”，贾琏只顾贪图二姐美色，听了贾蓉一篇话，遂为计出

万全，将现今身上有服，并停妻再娶，严父妒妻种种不妥之处，皆置之度外

了。却不知贾蓉亦非好意，素日因同他姨娘有情，只因贾珍在内，不能畅

意。如今若是贾琏娶了，少不得在外居住，趁贾琏不在时，好去鬼混之意。

贾琏那里思想及此，遂向贾蓉致谢道：“好侄儿，你果然能够说成了，我买

两个绝色的丫头谢你。”说著，已至宁府门首。贾蓉说道：“叔叔进去，向

我老娘要出银子来，就交给俞禄罢。我先给老太太请安去。”贾琏含笑点头

道：“老太太跟前别说我和你一同来的。”贾蓉道：“知道。”又附耳向贾

琏道：“今日要遇见二姨，可别性急了，闹出事来，往后倒难办了。”贾琏

笑道：“少胡说，你快去罢。我在这里等你。”于是贾蓉自去给贾母请安。 

  贾琏进入宁府，早有家人头儿率领家人等请安，一路围随至厅上。贾琏

一一的问了些话，不过塞责而已，便命家人散去，独自往里面走来。原来贾

琏贾珍素日亲密，又是弟兄，本无可避忌之人，自来是不等通报的。于是走

至上房，早有廊下伺候的老婆子打起帘子，让贾琏进去。贾琏进入房中一

看，只见南边炕上只有尤二姐带着两个丫鬟一处做活，却不见尤老娘与三

姐。贾琏忙上前问好想见。尤二姐含笑让坐，便靠东边排插儿坐下。贾琏仍

将上首让与二姐儿，说了几句见面情儿，便笑问道：“亲家太太和三妹妹那

里去了，怎么不见？”尤二姐笑道：“才有事往后头去了，也就来的。”此

时伺候的丫鬟因倒茶去，无人在跟前，贾琏不住的拿眼瞟著二姐。二姐低了

头，只含笑不理。贾琏又不敢造次动手动脚，因见二姐手中拿着一条拴著荷

包的绢子摆弄，便搭讪著往腰里摸了摸，说道：“槟榔荷包也忘记了带了

来，妹妹有槟榔，赏我一口吃。”二姐道：“槟榔倒有，就只是我的槟榔从



来不给人吃。”贾琏便笑着欲近身来拿。二姐怕人看见不雅，便连忙一笑，

撂了过来。贾琏接在手中，都倒了出来，拣了半块吃剩下的撂在口中吃了，

又将剩下的都揣了起来。刚要把荷包亲身送过去，只见两个丫鬟倒了茶来。

贾琏一面接了茶吃茶，一面暗将自己带的一个汉玉九龙佩解了下来，拴在手

绢上，趁丫鬟回头时，仍撂了过去。二姐亦不去拿，只装看不见，坐着吃

茶。只听后面一阵帘子响，却是尤老娘三姐带着两个小丫鬟自后面走来。贾

琏送目与二姐，令其拾取，这尤二姐亦只是不理。贾琏不知二姐何意，甚是

着急，只得迎上来与尤老娘三姐相见。一面又回头看二姐时，只见二姐笑

着，没事人似的；再又看一看绢子，已不知那里去了，贾琏方放了心。 

  于是大家归坐后，叙了些闲话。贾琏说道：“大嫂子说，前日有一包银

子交给亲家太太收起来了，今日因要还人，大哥令我来取。再也看看家里有

事无事。”尤老娘听了，连忙使二姐拿钥匙去取银子。这里贾琏又说道：

“我也要给亲家太太请请安，瞧瞧二位妹妹。亲家太太脸面倒好，只是二位

妹妹在我们家里受委屈。”尤老娘笑道：“咱们都是至亲骨肉，说那里的

话。在家里也是住着，在这里也是住着。不瞒二爷说，我们家里自从先夫去

世，家计也着实艰难了，全亏了这里姑爷帮助。如今姑爷家里有了这样大

事，我们不能别的出力，白看一看家，还有什么委屈了的呢。”正说著，二

姐已取了银子来，交与尤老娘。尤老娘便递与贾琏。贾琏叫一个小丫头叫了

一个老婆子来，吩咐他道：“你把这个交给俞禄，叫他拿过那边去等我。”

老婆子答应了出去。 

  只听得院内是贾蓉的声音说话。须臾进来，给他老娘姨娘请了安，又向

贾琏笑道：“才刚老爷还问叔叔呢，说是有什么事情要使唤。原要使人到庙

里去叫，我回老爷说叔叔就来。老爷还吩咐我，路上遇著叔叔叫快去呢。”

贾琏听了，忙要起身，又听贾蓉和他老娘说道：“那一次我和老太太说的，

我父亲要给二姨说的姨父，就和我这叔叔的面貌身量差不多儿。老太太说好

不好？”一面说著，又悄悄的用手指著贾琏和他二姨努嘴。二姐倒不好意思



说什么，只见三姐似笑非笑、似恼非恼的骂道：“坏透了的小猴儿崽子！没

了你娘的说了！多早晚我才撕他那嘴呢！”一面说著，便赶了过来。贾蓉早

笑着跑了出去，贾琏也笑着辞了出来。走至厅上，又吩咐了家人们不可耍钱

吃酒等话。又悄悄的央贾蓉回去急速和他父亲说。一面便带了俞禄过来，将

银子添足，交给他拿去。一面给贾赦请安，又给贾母去请安不提。 

  却说贾蓉见俞禄跟了贾琏去取银子，自己无事，便仍回至里面，和他两

个姨娘嘲戏一回，方起身。至晚到寺，见了贾珍回道：“银子已经交给俞禄

了。老太太已大愈了，如今已经不服药了。”说毕，又趁便将路上贾琏要娶

尤二姐做二房之意说了。又说如何在外面置房子住，不使凤姐知道，“此时

总不过为的是子嗣艰难起见。为的是二姨是见过的，亲上做亲，比别处不知

道的人家说了来的好。所以二叔再三央我对父亲说。”只不说是他自己的主

意。贾珍想了想，笑道：“其实倒也罢了。只不知你二姨心中愿意不愿意。

明日你先去和你老娘商量，叫你老娘问准了你二姨，再作定夺。”于是又教

了贾蓉一篇话，便走过来将此事告诉了尤氏。尤氏却知此事不妥，因而极力

劝止。无奈贾珍主意已定，素日又是顺从惯了的，况且他与二姐本非一母，

不便深管，因而也只得由他们闹去了。 

  至次日一早，果然贾蓉复进城来见他老娘，将他父亲之意说了。又添上

许多话，说贾琏做人如何好，目今凤姐身子有病，已是不能好的了，暂且买

了房子在外面住着，过个一年半载，只等凤姐一死，便接了二姨进去做正

室。又说他父亲此时如何聘，贾琏那边如何娶，如何接了你老人家养老，往

后三姨也是那边应了替聘，说得天花乱坠，不由得尤老娘不肯。况且素日全

亏贾珍周济，此时又是贾珍作主替聘，而且妆奁不用自己置买，贾琏又是青

年公子，比张华胜强十倍，遂连忙过来与二姐商议。二姐又是水性的人，在

先已和姐夫不妥，又常怨恨当时错许张华，致使后来终身失所，今见贾琏有

情，况是姐夫将他聘嫁，有何不肯，也便点头依允。当下回复了贾蓉，贾蓉

回了他父亲。 



  次日命人请了贾琏到寺中来，贾珍当面告诉了他尤老娘应允之事。贾琏

自是喜出望外，感谢贾珍贾蓉父子不尽。于是二人商量著，使人看房子打首

饰，给二姐置买妆奁及新房中应用床帐等物。不过几日，早将诸事办妥。已

于宁荣街后二里远近小花枝巷内买定一所房子，共二十馀间。又买了两个小

丫鬟。忽然想起家人鲍二来[1]，当初他女人因和贾琏偷情，被凤姐儿打闹了

一阵，含羞吊死了，贾琏叫林之孝许了二百两发送，又梯己给鲍二些银两，

另日挑个媳妇给他。鲍二又有体面，又有银子，便仍然奉承贾琏[2]。一时想

起来，便叫了他两口儿到新房子里来，以备二姐儿过来时伏侍。又使人将张

华父子叫来，逼勒著与尤老娘写退婚书。却说张华之祖，原当皇粮庄头，后

来死去。至张华父亲时，仍充此役，因与尤老娘前夫相好，所以将张华与尤

二姐指腹为婚。后来不料遭了官司，败落了家产，弄得衣食不周，那里还娶

得起媳妇呢。尤老娘又自那家嫁了出来，两家有十数年音信不通。今被贾府

家人唤至，逼他与二姐退婚，心中虽不愿意，无奈惧怕贾珍等势焰，不敢不

依，只得写了一张退婚文约。尤老娘与了二十两银子，两家退亲不提。 

  这里贾琏等见诸事已妥，遂择了初三黄道吉日，以便迎娶二姐过门。下

回分解。正是： 

    只为同枝贪色欲，致叫连理起戈矛。 

 

  【蒙回后总评：五首新诗何所居，颦儿应自日欷歔。柔肠一段千般结，

岂是寻常望雁鱼。】 

  【蒙回后总评：五百年风流债，一见了偏作怪。你贪我爱自难休，天巧

姻缘浑无奈。父母者，子女间，莫失教训说前缘。防微之处休弛谢，严厉才

能真爱怜。】 

1. ↑ 戚序本、列藏本作： “贾珍又给了一房家人，名叫鲍二。” 

似有误。程甲本作： “忽然想起家人鲍二来” 。依程本六十四

回、庚辰本四十四回改。 

https://zh.wikisource.org/zh-hans/%E8%84%82%E7%A1%AF%E9%BD%8B%E9%87%8D%E8%A9%95%E7%9F%B3%E9%A0%AD%E8%A8%98/%E7%AC%AC%E5%85%AD%E5%8D%81%E5%9B%9B%E5%9B%9E#cite_note-1
https://zh.wikisource.org/zh-hans/%E8%84%82%E7%A1%AF%E9%BD%8B%E9%87%8D%E8%A9%95%E7%9F%B3%E9%A0%AD%E8%A8%98/%E7%AC%AC%E5%85%AD%E5%8D%81%E5%9B%9B%E5%9B%9E#cite_note-2
https://zh.wikisource.org/zh-hans/%E8%84%82%E7%A1%AF%E9%BD%8B%E9%87%8D%E8%A9%95%E7%9F%B3%E9%A0%AD%E8%A8%98/%E7%AC%AC%E5%85%AD%E5%8D%81%E5%9B%9B%E5%9B%9E#cite_ref-1


2. ↑ 庚辰本四十四回： “贾琏一径出来，和林之孝来商议，著人去

作好作歹，许了二百两发送才罢。贾琏生恐有变，又命人去和王

子腾说，将番役仵作人等叫了几名来，帮着办丧事。那些人见了

如此，纵要复辨亦不敢辨，只得忍气吞声罢了。贾琏又命林之孝

将那二百银子入在流年帐上，分别添补开销过去。又梯己给鲍二

些银两，安慰他说： ‘另日再挑个好媳妇给你’。鲍二又有体

面，又有银子，有何不依，便仍然奉承贾琏，不在话下。” 依

庚辰本四十四回补。 

https://zh.wikisource.org/zh-hans/%E8%84%82%E7%A1%AF%E9%BD%8B%E9%87%8D%E8%A9%95%E7%9F%B3%E9%A0%AD%E8%A8%98/%E7%AC%AC%E5%85%AD%E5%8D%81%E5%9B%9B%E5%9B%9E#cite_ref-2

